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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上流动意味着向下放弃吗？
——农村大学生与父母间的情感关系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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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现有研究主要关注向上流动的农村大学生进入大学后的学业与社会表现，而较少关注他们与家

庭的情感联系。本研究利用全国范围的定量调查数据以及访谈数据，探索正在接受高等教育的农家子弟在

向上流动的过程中与父母的情感联系。研究发现，从本科、硕士到博士阶段，农家子弟与父母的情感关系呈

现出“U型”趋势，从最初的感激亲密到中期的埋怨疏离，最后走向了更高层次的包容理解，本科后期至硕士

教育阶段成为农家子弟与父母间关系最为紧张的阶段。这种情感关系的起伏转变，在很大程度上与人生重

大事件有关，这些事件触发了根植于城乡二元结构间的资源与文化不平等，使这些农家子弟饱受“阶层的隐

性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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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Existing research mainly focuses on the academic and social performance of upwardly mobile rural
college students after entering university, and less attention is paid to their emotional connection with their families.
Using nationwide quantitative survey data and interview data,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emotional connection between
rural children receiving higher education and their parents in the process of upward mobility. It is found that the
emotional relationship between rural college students and their parents presents a u-shaped trend from the initial
gratitude and intimacy at undergraduate stage, to complaint and alienation at master's stage, and finally to a higher
level of tolerance and understanding at doctor's stag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rural college students and their
parents tends to be the most tense from the later stage of undergraduate education to the stage of master's
education. The ups and downs of these emotional relationships are largely related to life events that trigger resource
and cultural inequalities rooted in the urban-rural duality, leaving these rural students suffering the "hidden injury
of cla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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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高等教育规模的扩张使得来自农村的学生有机

会进入大学校园学习，对他们而言，上大学不仅意味

着获得知识和提升个人能力素养，更有可能跨越“农

门”，实现“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向上的社会流

动。但是，“对于农村学生来说，考上大学是向上流动

的第一步，适应高等教育机构是下一个关键步骤”[1]。

研究表明，学术和社会上的积极融入能够帮助他们适

应大学环境，取得与城市学生相似的成就[2]。然而，成

功适应精英文化的过程并不总是积极的，融入精英大

学 的 学 生 会 面 临 新 旧 惯 习 之 间 的 痛 苦 错 位

（dislocation）[3]，这种对社会出身的忠诚与排斥交织成

一种矛盾的状态，使来自弱势阶层的学生经历着隐性

伤害（hidden injury）[4]，并伴有与原生家庭、朋友、社区

渐行渐远的风险。

中西方研究均表明，在向上流动的过程中，较低

社会经济背景的学生在情感体验上非常复杂，阶级跨

越所造成的文化冲突使他们与父母的情感关系陷入

“爱恨交加”的矛盾心理——既对父母的“举全家之力

供出一个大学生”充满感激与愧疚，又会因原生家庭

文化的不合时宜倍感无奈与羞耻。然而在对待父母

的具体行动表现上，中西方大学生并不一致。西方成

功适应精英文化的大学生通常表现出与原生家庭的

疏离，而我国成功适应精英文化的农村大学生与父母

的情感关系则更为复杂且多样[5-6]。关注向上流动者

的情感体验是近年来寒门学子研究的重要转向，但相

关研究多为质性研究，缺乏大规模定量数据的支持，

且忽视了寒门学子与父母之间情感关系的动态性变

化过程。本研究利用全国范围的定量调查数据与访

谈数据，探究我国农村大学生与父母之间情感关系的

特征及变化趋势。

二、文献综述

子女与父母间的情感关系属于代际关系的范畴。

受到传统文化的影响，子女对父母的情感表达往往被

身份角色的规范压抑，展现出对父母的迎合和顺从，

以维持家庭作为一个联合体的纪律、等级和效率[7]。

随着现代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年轻一代自主意识的崛

起使得代际关系发生重大变化。阎云翔对我国当代

农村家庭代际关系的考察发现，子女与父母间的关系

并非传统孝道中的单向度顺从，而展现出西方社会的

亲密性。他将代际亲密关系定义为一种反映在情感

依赖关系上的深度沟通、口头表达和肢体表达上的跨

代际的互相认知、理解和情感共享[8]。熊波等人认为，

情感关系主要体现为代际双方间的亲近程度和相处

状况[9]。研究表明，代际情感关系对代际支持具有持

续性的正向影响，在情感关系的引导下，子女对父母

的赡养不是一种负担与义务，而是基于爱与情感的自

发行为[10]。但是，代际情感关系不是一成不变的，会随

着子代进入不同的人生阶段发生改变，而高等教育是

一个重要的节点。

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学生在向上流动的过程中

与原生家庭保持着复杂的情感关系，对此，中西方研

究者均进行过深度描述。伊丽莎白·希金博瑟姆

（Elizabeth Higginbotham）和琳恩·韦伯（Lynn Weber）通

过研究发现第一代黑人在流动的过程中会感到一种

“社会债务”（social debt），因为家庭在他们流动的过程

中给予了情感支持与帮助，作为回报，他们对家庭有

一种天然的责任感，并且黑人女性对家庭的感激之情

是 白 人 女 性 的 两 倍[11]。 山 姆·弗 里 德 曼（Sam

Friedman）将 这 种 心 理 状 态 称 之 为“ 生 存 内 疚 ”

（survival guilt），相关研究发现第一代大学生的内疚感

明显高于非第一代大学生，拉丁裔的内疚感高于白

人[12]。程猛研究发现，我国底层子弟会因家庭为自己

求学所作的巨大牺牲而背负上沉重的道德债务，由此

对家庭抱有愧疚感和回报心理[13]，这种由底层环境磨

砺出的“懂事”的道德化思维架起了向上流动的底层

子女与原生家庭的联系桥梁[14]。

然而，向上流动意味着场域的转换，身份重构可

能伴随个人惯习的重大变化，底层学子一旦接受新身

份的设定就可能抛弃旧有身份[3]，与原生家庭渐行渐

远。黛安·雷（Diane Reay）将社会流动视为一个“痛苦

的过程”，向上流动的人在这个过程中“丢弃了与占主

导地位的中产阶级文化不符的品质和性格”[15]。在学

习并逐渐靠近中产阶级品味的过程中，底层学子的视

野、对食物和健康、语言和交流的倾向[16]发生了重大变

化，因而很难再与父母进行良好的互动[17]，甚至因父母

的身份地位而感到羞耻[18]。疏离的产生并非仅仅因为

缺少共同话题与互动不畅，而是由不同阶层间身份的

根本对立所致。艾莉森·L·赫斯特（Allison L. Hurst）在

对美国工人阶级大学生的研究中发现，公立大学强化

学业成就与工人阶级身份之间的对立关系，即学术成

功只属于少数上层阶级[19]。安塞姆·L·施特劳斯

（Anselm L. Strauss）研究发现，为了拥抱中产阶级的价

值观和抱负，并与“合适的人”共度时光，工薪阶层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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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被认为应该与家人和朋友保持距离[20]。由此可见，

传统意义上良好亲密的代际关系正在被破坏，亲子间

的权力被重新谈判，父母在家庭中的地位受到威胁。

相较于国外向上流动者与原生家庭的割裂，我国

寒门学子与家庭间的互动更为复杂，并表现出一定的

本土特征。一方面，鉴于学校与原生家庭之间存在文

化鸿沟，他们会主动和家庭保持疏远[5]。但另一方面，

由于中国人强烈的家庭观念与伦理意识，很多农村第

一代大学生考入大学之后，不仅不会抛弃家庭，还会

主动回归家庭，将回馈父母的意识延伸至弟妹，形成

代内教育帮扶[21]。此外，谢爱磊对我国精英大学农村

学生的研究发现，不同于西方精英大学将学业成功与

家庭失败相对立，我国精英高校强调学业成功的价值

观与农村学生相匹配，因而农村学生并不会感到“如

鱼离水”，相应地，也不会减少与父母的情感联系[6]。

熊静对我国精英大学专项计划学生学业融入的研究

发现，他们通过采取文化整合适应策略，凭借主体行

动与反思性学习能力，能够成功将原有惯习与精英大

学文化关系融合，与原生家庭依旧保持亲密的关系[22]。

通过上述研究发现，向上流动的阶层旅行者与原

生家庭的关系是非常复杂的。对于西方工人阶级及

少数族裔子女来说，原有社会地位内化而成的惯习在

向上流动的过程中与精英文化发生激烈冲突，由此带

来的身份重构威胁了既有的亲子关系，具体表现为子

女对父母“爱恨交织”的矛盾情感及与父母的日常疏

离。鉴于中西方社会的巨大差异，在我国，向上流动

可能并不意味着向下放弃，农村大学生与父母的关系

更为矛盾与多元，即或亲密或疏离，研究结论不一。

整体看来，向上流动者与父母之间的情感关系作为新

近的研究领域，兴起于西方，目前立足于我国现实背

景的本土化探索不足。已有研究多为静态描述，鲜少

从动态的视角考察向上流动者与父母间的情感关系

如何随不同的高等教育阶段而变化，且现有研究以小

样本的质性研究为主，缺乏定量数据支撑。因此，本

研究能够进一步弥补以往研究中所忽视的动态视角

以及单纯依赖质性研究的不足。

三、研究方法

（一）数据

本研究的数据来源包括定量的问卷调查和质性

访谈两个部分。问卷调查部分旨在了解接受过高等

教育和未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农家子弟与父母之间在

情感联系上的差异性，以及这种差异在农村大学生不

同的高等教育阶段的变化趋势。质性访谈部分寻求

对影响机制的解释，即特定的高等教育经历怎样影响

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农家子弟与父母之间的情感关系。

本研究使用两组调查数据反映农家子弟与父母

间情感关系上的差异性①。第一组数据来自中国综合

社会调查（CGSS2017）（简称数据1）。第二组数据是笔

者2022年 3月向全国高校在校学生（包括大学生、硕

士生、博士生）搜集的与父母间情感关系的调查数据

（简称数据2），采用网络问卷星调查。在定量分析结

束后，研究者通过方便性抽样和目的性抽样选取10名

正在（曾经）接受高等教育的农家子弟作为访谈对象。

（二）样本特征

本研究的研究对象为有相对较长时间农村生活

经历的青年农家子弟，其中既包括正在接受高等教育

的专科生、本科生、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也包括

未接受高等教育的农家子弟。本研究将“有相对较长

时间的农村生活经历”操作化为“14周岁时的户口登

记地为农村或乡镇”。由于CGSS2017并非针对在校

学生的调查，依据我国《义务教育法》②以及基础教育

阶段广泛存在的“六三三”学制，选取年龄在18-28周

岁的农家子弟③。经筛选，共有292个有效样本。其

中，正在接受高等教育的有104人，占比35.6%，这些

受访者在“您目前的最高教育程度”一题上均选择了

“正在读”，这表明样本均为高等教育在校学生；未接

受过高等教育的有188人，占比64.4%。此外，笔者自

行发放的问卷均为高等教育在校学生，共回收686份

问卷，其中有389名农家子弟，删除填答时长不足以及

回答存在明显冲突的问卷后，保留362份样本。因此，

最后纳入分析的有效样本共654份，包括466位高等

教育在校学生和188位未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同龄农家

子弟。

本研究的自变量为是否接受过高等教育（二分变

量）；在因变量的选取上，情感关系是个体对家庭成员

之间的关系在情感层面的主观评价，反映了家庭成员

之间的亲密程度[23]。情感关系既包括情感上的互相认

知与理解，又表现为行为上的互助与依赖。在参考熊

波等人对情感性关系和联系性关系的操作化定义的

基础上，结合CGSS2017和自发问卷的题项，本研究将

情感关系具体化为“感激父母”“赡养父母”“联系父

母”等三个部分，在对部分题项进行反向处理后，分数

越高表明与父母间的情感关系越紧密。

质性研究并不过于强调样本数量，而是以能否提

供丰富的信息为主要标准。在质性研究部分，研究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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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10名正在（曾经）接受高等教育的农家子弟进行访

谈（基本信息见表1）。尽管样本数量比较少，但受访

者C2在受访过程中多次谈到与他熟识且情况类似的

同学的故事，这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访谈内容的丰富

程度。这10名受访者包括3名本科生（在读）、1名硕

士研究生（已于2021年毕业）以及6名博士研究生（在

读），他们均有较长的农村生活经历。平均访谈时长

为1个小时，在受访者知情的前提下，研究者对访谈进

行了录音，所有录音文件及转录文件均进行保密

处理。

表1 受访对象基本信息

5
 �� 2C ���4 �
�)+� �→.→	��2 (/!,����

A1 � "	 �0+ M)+� 	M ��

A2 � "	 �0+ M)+� 	�# ��

A3 + �? �0+ )+� 	M ��

B1 � � .�.0+ M)+� 	�#→	�# ��

C1 + "? 	�.0+ M)+� 	M→	�#→	�# ���

C2 + $	 	�.0+ )+� 	�#→	�#→	�# ��

C3 + �� 	�.0+ )+� 	M→	�#→	�# ��

C4 + E� 	�.0+ )+� 	M→	�#→	�# ���

C5 + "	 	�.0+ )+� 	M→	M→	�# ��

C6 + �? 	�.0+ M)+� 	M→	M→	�# CL

四、实证结果

（一）农家子弟与父母间情感关系的特征及变化

趋势

首先将青年农家子弟划分为接受过高等教育与

未接受过高等教育两类，分别比较他们随年龄增长在

“感激父母”“赡养父母”及“联系父母”维度上的变化

（参见图1）。由图1可知，处于本科阶段的农家子弟对

父母的感激之情（M1=4.43，M2=4.34④）与赡养之愿

（M1=4.39，M2=4.27）整体高于未接受高等教育的农家

子弟，但大三、大四是一个重要拐点，处于本科后期的

农家子弟对父母的感激之情与赡养之愿逐渐下降并

低于未接受高等教育的农家子弟；在整个硕士阶段，

农家子弟对父母的感激之情（M1=4.27，M2=4.51）与赡

养之愿（M1=4.33，M2=4.47）低于未接受高等教育的农

家子弟；进入博士阶段的农家子弟对父母的感激之情

（M1=4.50，M2=4.37）与赡养之愿（M1=4.43，M2=4.38）

逐渐回升并整体高于未接受高等教育的农家子弟。

农家子弟与父母的联系频率与上述两种情感联系不

同，整体看来，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农家子弟与父母的

沟通频率高于未接受高等教育的农家子弟（M1=3.29，

M2=2.94），但硕士阶段的农家子弟与父母的沟通频率

在整个高等教育阶段中处于较低水平，这种下降趋势

始于大四，并在整个硕士阶段持续下降。

通过图1可以看出，正在接受高等教育的农家子

弟和未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农家子弟与父母间情感关

系的波动变化恰好与高等教育的不同阶段吻合。接

受过高等教育的农家子弟与父母间的情感关系呈现U

型趋势，他们在硕士阶段与父母的情感关系较为疏

离，且这种趋势从大三、大四开始显现。那么，这种结

果是否具有稳健性呢？笔者按照性别、家庭受教育水

平、家庭职业阶层对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农家子弟进行

分组，结果如图2、图3、图4所示。在性别上，无论男

性还是女性，对父母的感激之情、赡养之愿以及联系

频率均呈现U型趋势，女性与父母的亲密度整体高于

男性。在家庭受教育水平及家庭职业阶层方面，除父

母一方至少有业与非第一代大学生对父母的感激之

情与赡养之愿在本科后期至硕士初期的低谷现象并

不明显外，其余均呈现U型趋势，这表明家庭背景可

能左右向上流动者与父母间的情感关系走势。综上，

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农家子弟与父母间的情感关系整

体呈现U型趋势，且在考虑性别、家庭受教育水平以

及家庭职业阶层等因素的影响下，上述结果基本保持

稳健。那么，这仅仅是一种巧合，还是具有一定的现

实依据呢？研究者尝试利用质性访谈予以解释。

（二）向上流动的农家子弟对父母爱恨交织的矛

盾情感

1. 感激亲密的本科阶段

我国素有重视教育的文化传统，贫穷并未限制农

村父母的想象，他们对下一代抱有高教育期望[24]。由

图1 农家子弟与父母间情感关系的变化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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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他们吃了没有文化的“苦”，更加渴望子女通过读书

改变命运，享受读书带来的“甜”。尽管他们不能像城

市家长那样精心指导子女学习，但他们通过务农务工

努力赚钱，倾其所能地为孩子读书提供帮助。父母从

事体力劳动的“辛苦”“受罪”成为激发农家子弟好好

读书的重要内驱力，“好好读书”不仅意味着农家子弟

个人有机会实现向上流动，更承载着兑现孝道、回报

父母恩情的重要意义，成为乡土社会中孩子恪守孝道

的重要表现[25]。

“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拉花生秧的时候，好像车是

走到桥头时，因为那个桥下面比较高，然后上面是水

泥路打的，下面是土路，往上面走的时候车有点抖了，

在地里面脱完的花生系得不是很紧，然后就直接倒在

沟里面了。我父亲当时脾气有点倔，然后狠狠地干了

自己两个大嘴巴子。我当时心里面可不是滋味，但是

又无可奈何。从那以后，慢慢觉得还是要读书。尽管

说‘没有关系，那么就铺路’，我铺路让我的孩子有关

系，总不能说我父母亲没关系，到我又没关系，再往下

还是没关系，一步一步走还走不下去。”（C5）

“我父母一直都给我一个很好的家庭环境。虽然

我父母经常很忙，但是他们给我的爱和教育一点也不

比别家父母少。现在，我的学费和生活费都还是我父

母承担，并且我上的是民办本科，学费要比公办本科

贵出来很多，我父母他们也没有说别上了，或者让我

去读专科之类的，不会给我压力，而且很支持我的决

定。”（A1）

对于由乡入城的农家子弟来说，接触、了解及适

应大学生活的过程可能伴随与原生家庭渐行渐远的

图4 向上流动者与父母间情感关系的变化趋势（依据家庭职业阶层划分）

图2 向上流动者与父母间情感关系的变化趋势（依据性别划分）

图3 向上流动者与父母间情感关系的变化趋势（依据家庭教育背景划分）

注：非第一代大学生的样本在大一阶段存在缺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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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与城市学生相比，农家子弟蹩脚的普通话、不

那么时髦的穿着、拘谨的处事风格处处彰显他们身上

浓厚的“农村烙印”，刻在骨子里的自卑使他们对原生

阶层产生深深的羞耻感，继而导致他们在大学初期对

父母产生“怨”，并严重影响他们与父母之间的沟通。

随着他们逐渐适应大学生活，被更多的同学所接纳，

成功融入大学生活的农家子弟开始以平和的心态看

待亲子关系，并在反思中从埋怨走向理解、从排斥走

向包容。尽管他们与父母的沟通仅限于“共同生活世

界里的一些事情”（B1），但在强烈的责任伦理驱使下，

寒门贵子依旧与父母保持日常的沟通。

“我觉得是有这么一个过程，对他们有那种不耐

烦，有那种抱怨，还有那种无助，在接触城市里的一些

新东西之后，是处于一个矛盾的阶段。但是后来多次

的尝试失败以后，我觉得我应该去接受他们，接受他

们不能改变的事实，接受他们的不一样，然后按照他

们能够接受的方式来跟他们相处，跟他们沟通，也觉

得应该去孝顺他们。……我觉得上大学之后跟他们

的沟通可能是基于一种责任，并不是说我有什么话想

跟他们说，或者说想跟他们聊什么东西，但是基于一

种责任要多跟他们沟通。”（B1）

2. 埋怨疏离的硕士阶段

熊易寒在对城市农民工子女的实证研究中发现，

农民工子女身份认同的形成是由事件驱动（event-

driven）的，在具有冲突性的事件中，潜在的身份转化

为明确的身份认同[26]。尽管成功融入大学生活的农家

子弟尝试理解父母，并与他们保持沟通，但当遇到人

生重大事件（如求学、就业、婚恋）时，原生家庭匮乏的

资源与不合时宜的文化使他们对原生阶层心生羞耻

与怨恨，由此激化了他们与父母的矛盾，并使亲子关

系陷入冰点。这种关系的转折始于大学后期，并在硕

士阶段一直处于谷底。

在大学后期，升学还是就业是摆在农家子弟面前

的两难选择。对于农家子弟来说，完成本科近乎倾尽

全家之力，完成硕士学位更是难上加难，因而很多农

家子弟“懂事”[14]地选择直接进入劳动力市场补贴家

用。他们中的不少人对高等教育抱有较高的价值期

待，“任人唯贤是他们体验社会流动的唯一希望”[27]。

C5的话代表了不少农家子弟对高等教育的看法：“关

系很重要，但是你可能没有关系，你有实力，你的实力

终将换来你的关系。”但残酷的劳动力市场表明，“在

‘文凭膨胀’时期，教育系统产生的抱负与其真正提供

的机会之间的差距是一种结构性现实，它影响着一代

人的所有成员，但在不同程度上取决于他们资格的稀

有程度以及他们的社会出身”[28]。相较于优势家庭的

家长为子女提供的坚实后盾，来自底层的农家子弟在

这场“集智力、文化、社会于一体的达尔文式的地位优

势争夺”[29]中显然处于劣势地位。“教育改变命运”的高

教育期待与贫乏的家庭资源之间的巨大落差使他们

感到强烈的向上流动的失败感，继而生发出对原生家

庭的怨与恨，即便选择攻读研究生，这种受困于家庭

资源的无力感会一直持续。

“我本科班上有个同学是天津的，我们学教育学，

我觉得他的工作是找得比较好的。他在一家银行里

面当信贷经理，后来别人就说他爸爸在天津有好几个

门面，他这个工作需要他每年去拉贷款，他家里面能

够给他解决。我大三的时候跟我爸爸聊天，有时候讲

着讲着就争吵起来了，但是我现在想想，当时不应该

这么讲。我当时就说，‘如果你们条件好一点的话，我

就可以读一个差一点的学校，选一个好一点的专业，

或者我可以不工作，可以慢慢找工作’。我现在想想，

我当时对他们的感激可能没有多少，因为我那时候会

把他们当作城市的父母一样，会对他们有一些期待，

可能矛盾也是这样子来的吧。”（C2）

“我好几个同学说考博需要有人推荐，问我家里

面是否有人（脉）。我说我家里面没人（脉），都是农

民，根本不认识谁。当时想想觉得（对父母）也说不上

恨吧，就是没有达到我心目中的期望，也觉得挺失落

的。”（C2）

另一个主要矛盾来源于文化冲突，集中体现为传

统生育文化与现代生育文化间的激烈碰撞。在农村

传统生育文化的浸润下，农村父母形成了传宗接代、

养儿防老、早婚早育、人丁兴旺的生育观念，步入硕士

阶段的农村大学生已达到国家法定结婚年龄，加之许

多辍学的同龄打工人通常在进入社会的两三年内选

择结婚成家，农村父母自然期望家中贵子在接受高等

教育的同时完成“人生大事”。这种想法和农村大学

生受现代化影响形成的自由恋爱、晚生晚育、注重生

活质量的婚恋观存在激烈冲突，这不仅仅是年轻人与

老年人之间的代际碰撞，更显现出城市与农村之间最

尖锐的文化矛盾。

“其实到大三大四的时候，我父母，特别是我爸，

都不赞成我去谈恋爱，但是读了研究生之后，他们的

态度就一下子发生一百八十度大转变，说要尽快找女

朋友，巴不得马上就能生小孩。”（C3）

“上次我跟一个同学聊天，他妈妈给他打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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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说他已经好久没有接他妈妈的电话了，每一次打电

话就是那几句话——谁结婚了，在哪里买房了，小孩

多大了。其实中间有一段时间我也是这样，家里面这

种事情特别多。有时候我也不会接他们的电话，他们

打电话，我就直接挂了，想想就特别烦。”（C2）

3.包容理解的博士阶段

进入博士阶段的农家子弟迈入了高等教育的最

高殿堂，相较于外出打工的同龄人，寒门博士生因长

期求学而无力回报与陪伴父母，甚至有赖于父母的经

济与情感支持[30]。尽管这种支持不同于优势家庭的家

长在孩子接受高等教育过程中的具体指导与悉心参

与，但研究表明，这种本能且朴素的爱是第一代博士

研究生在漫长的博士生涯中得以坚持的重要原因[31]。

随着年龄的增长，寒门博士生更加理解父母的自我牺

牲与奉献，对父母无以为报的愧疚之情愈发凸显。

“我爸妈的想法是：只要我一直愿意念，他们会一

直供我读书，即使砸锅卖铁也愿意。这确实是一直以

来我非常感激的一点。其实在农村里面，有的父母希

望孩子直接工作以减轻家里面的压力，但是我爸妈一

直赞成我念下去，他们一直说的一句话就是‘不要担

心钱的问题’。”（C3）

“在博士阶段，科研压力那么大，家庭虽然在资源

和某些情感上没法帮忙，但却是个可以无条件接纳你

的港湾，这种支持是在外界很难得到的。同辈之间虽

然都在做着相同的事，但又有几个人能与你共情？大

家在这个竞争的环境下，不踩你一脚就不错了。在外

边被毒打了之后，才知道家里的好。”（C4）

在博士阶段，由于博士学位到学术职业的“线性

管道”是我国博士生主流的就业方向[32]，加之绩效而非

家庭资本或主观评估是当今学术场域分配社会地位

和资源的通则[33]，因而具有突出才能的寒门博士生有

可能通过学术职业实现阶层跃升。尽管资源匮乏的

矛盾得到缓和，但由城乡文化根本对立导致的生活矛

盾依旧存在，加之沉重的科研工作压力，寒门博士生

即使发自内心地感激与理解父母，但离家千山万水，

也很难与父母进行细腻的情感交流，图1展现的寒门

博士生对父母表达出更高的感激之情与赡养之愿，却

又表现出较低的沟通意愿，原因也在此得到印证。

“我有个同学说，他妈妈就是在他刚考上博士的

时候挺高兴的，很愿意跟别人讲自己的小孩考上博士

了，但是到了后面毕不了业，影响结婚了，他妈妈就会

说‘当初我让你别读，你一定要读，现在你又是这种情

况’，这个时候矛盾就会增多。”（C2）

五、结论与讨论

本研究利用全国范围的定量调查数据以及访谈

数据，探索农家子弟在向上流动的过程中与父母间的

情感关系，回应了中西方具有分歧的“向上流动意味

着向下放弃吗”这一现实问题。研究发现，相较于西

方进入精英大学的弱势阶层及少数族裔学生与父母

的渐行渐远，我国接受高等教育的农家子弟与父母间

的情感关系更为复杂。从本科、硕士到博士阶段，他

们与父母间的情感关系呈现出“U型”趋势，从感激亲

密到埋怨疏离，再到更高层次的包容理解，本科后期

至硕士阶段成为寒门贵子与父母关系最为紧张的阶

段。因父母举全家之力供养自己读书而产生的感恩

与回报之情是这些寒门贵子对待父母的感情底色，这

种深藏于心的深厚情感并没有随时间消失，只是求

学、就业、婚恋等重大事件凸显了长期根植于城乡间

的不平等，由此带来的资源差距与文化冲突使得寒门

贵子对父母呈现出爱恨交织的矛盾情感与若即若离

的亲子联系。这种阶段性划分确为既往研究者所忽

视，也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为何现有研究在这一问题

上呈现出矛盾性结论。

既往研究大多基于“文化资本”这一视角解释寒

门贵子为何与家庭渐行渐远。布迪厄将文化资本划

分为三种形态，分别是身体化形态（如学识、修养、性

情、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等）、客观化形态（如书籍、纪

念碑、机器、绘画等）与制度化形态（如文凭、职称和证

书等）[34]。高等教育规模的扩招使来自弱势阶层的学

生有机会获得以文凭为标志的制度化文化资本，但根

植于阶层与城乡的文化不平等使寒门贵子在向上流

动的过程中饱受基于不同的饮食、语言、兴趣特长、视

野等身体化文化资本形成的文化区隔[14，16，35]。这些寒

门贵子在融入精英文化的同时逐渐远离他们成长过

程中的文化，作为原生文化的“局外人”，他们经历着

文化摩擦，备受阶层忠诚的困扰，很难与父母进行良

好的沟通。本研究并不否认“文化资本”的重要性，但

基于本研究的发现，随着寒门贵子的社会融入程度不

断提高，他们对以特定的生活方式为标志的显性文化

资本[36]的拥有量逐步提高。受访者C6谈到初入大学

时，许多同学购买了当时流行的苹果手机，拮据的经

济条件使他心生自卑，但课外家教为他带来的丰厚报

酬使他活得也越来越像个城里人。这绝非个例，王学

举研究发现，初入城市的农村学生发现自己与城市学

生“有点差别”，但这些都是“现象上的”，在人格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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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氛围中，觉得同学之间“没啥差别”[37]。此外，一系列

有关精英高校农村大学生的适应研究表明，精英高校

强调学业成功的价值观使农村大学生的“底层文化资

本”得到重视[38]。然而不可否认的是，以“眼界”“为人

处事”“谈吐”为标志的隐性文化资本仍对农村大学生

具有明显的排斥性，农村大学生可对此有选择性地回

避，即减少参与大学社交活动[38]，但是择业、求学和婚

恋等人生重大事件是农村大学生不可回避的，临近毕

业与适婚阶段是向上流动者与父母矛盾的集中爆发

时期，由此触发的根植于城乡二元结构间的经济资本

与社会资本不平等主导了向上流动的农家子弟与父

母间情感关系的重要走向。

最后，本研究提供了以下可进一步思考的问题：

在以家庭养老为主的农村地区，高等教育作为一种养

老投资能为老年人带来物质、精神文化和健康收益，

教育因而成为农村家庭最重要的“事务”，然而向上流

动的寒门贵子在资源与文化的双重困境下备受“阶层

的隐性伤害”（尤其体现在硕士阶段）。那么，高等教

育能否帮助寒门贵子站在一个更高的层面上，更具反

身性、批判性地理解与回馈父母呢？对正在接受高等

教育的寒门贵子的考察仅能揭示上述问题的一个侧

面，立足于更为长远的农村养老问题，更应关注接受

过高等教育并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农家子弟与父母间

的情感关系与互助行为。

注释
①采用两组数据的原因在于：CGSS是目前为止笔者检索到的可用

于研究农村在校大学生与父母间情感关系变化趋势的唯一公开

的全国数据库（CHARLS、CFPS、CSDPS等数据库或缺少重要变

量，或年龄阶段不符合要求），CGSS2006满足本研究需要的样本

仅 25 个，因此选取 CGSS2017 数据库；由于符合本研究需要的

CGSS2017数据库在样本数量上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因此通过发

放问卷予以弥补。尽管两组调查数据的调查时间不同，但调查对

象均为“90后”“00后”，他们与父母间的情感关系体现了新时代代

际关系的特点，具有一定的共性。

②《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规定：“凡年满六周岁的儿童，不分

性别、民族、种族，应当入学接受规定年限的义务教育。条件不具

备的地区，可以推迟到七周岁入学。”

③可大致推算出18-22岁处于大学阶段，22-25岁处于硕士研究生

阶段，25-28岁处于博士研究生阶段。

④M1指接受高等教育的农家子弟与父母间的情感关系，M2指未接受

高等教育的农家子弟与父母间的情感关系，以下的M1与M2均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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